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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财政部长阿卜迪拉赫曼·杜阿莱·贝莱
对国家经济发展充满希望

脆弱国家现如今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留住本

国最宝贵的资产：国民。近年来，已有 100 多万

索马里人逃离祖国，许多人选择去邻国破败不堪

的难民营，而非留在动荡不已、冲突四起的国内。

但对阿卜迪拉赫曼 ·杜阿莱 ·贝莱而言，多年海外

经历为他担任索马里财长这一要职打下了基础，

而此前的 20 多年间，索马里几乎没有任何能够正

常运转的公共机构。

贝莱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

了三个学位。他曾在非洲开发银行供职过很长一

段时间，其后于 2014 年受召回到索马里，帮助国

家重建。他起初担任索马里外交部长，后于 2017

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当时，索马里历经数十年

的毁灭性冲突，亟待重建，贝莱致力于恢复人民

对政府的信任，以获得重建所需的资源。

贝莱不仅是作为一名公职人员，还以艺术和

作曲方面的才华而闻名。在接受《金融与发展》

记者布鲁斯 · 爱德华兹的采访时，贝莱表示，在

索马里动荡的历史上，文化表达一直是一种凝聚

力，并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金融与发展》： 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索马里

重建之前的状况吗？

贝莱： 索马里在 20 年间一直没有获得承认的政

府。机构完全处于真空状态，法律和秩序全部瘫

痪。人们寻根溯源，回归部落，部落长者负责管

理各个小社区。如果没有公认的中央政府、学校

或其他机构来约束这些小部落和小部落社区，人

们就会突然感到自己不复存在。妇女和长者扮演

着救世主的角色，缓解集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但

当我们看到整个国家逐渐式微，又瞬间清醒。随

着同胞的不断离开，我们意识到国家不可能在真

空中存在。

《金融与发展》：转折点出现在什么时候？

贝莱： 转折点出现在 2012 年，当时第一届政府

通过常态选举得以诞生，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

认。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勇攀高峰，不断向山顶

前进。

《金融与发展》：不安全问题是个顽疾。

贝莱：安全一直都是问题。但是，对比现在和过去，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能够走到今天已属不易。

索马里仍然存在安全问题和恐怖分子。但总

体来说，我们已经有了指导国民经济的规则。我

们已经制定了共同的发展日程：一个国家，一个

经济，一项预算。虽然目前还没有实现目标，但

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实现。

《金融与发展》： 在您诸多的重要工作中，哪

些是最紧迫的？

贝莱： 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处理我们对国际社会

重建索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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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根本想象不到一无所有是什么情形——失去了机
构、失去了记录，甚至失去了治理历史。

的债务。近年来，索马里除了获得用于能力建设

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外，一直无法获得国际社

会的财政资源。

《金融与发展》： 索马里的债务规模有多大？

为什么过去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财政资源？

贝莱：债务总额估计约为 53 亿美元。任何国家

只要有负债，就不能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源或

其他优惠及援助。因此，索马里政府的战略很明

确，就是竭尽所能地利用重债穷国计划来清偿债

务。只要摆脱了债务，我们就能够获得 IMF、世

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其他机构的援助资源。

这些资源将用于重建国家，进而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索马里是个年轻的国家，年轻人占总人口的

70%。但目前他们的工作岗位很少，因此，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也是当务之急。

《金融与发展》： 索马里很多年都没有正常运

转的政府，您将如何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机构的

信任？

贝莱： 在正常运转的国家工作的普通人根本想

象不到一无所有是什么情形——失去了机构、失

去了记录，甚至失去了治理历史。这简直难以想象。

但我们已经熬过来了。这实属不易。有些部

长一度没有办公室，没有工作人员。但政府现在

已经能正常运转了。我们已经在管理国家财政、

税收、海关的所有法案上达成了一致。有些方面

已经得到协调，在 IMF 和国际社会其他组织的

帮助下，我们正致力于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

《金融与发展》： 目前全球出现了大规模的索

马里移民潮。这个移民群体与索马里境内的集体

有何联系？

贝莱： 海外移民对索马里来说是件幸事。移民

对我们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给摩加迪沙

带来许多企业和技能，汇款自不必说。在我看来，

在困难时期，80%-90% 的索马里家庭能够得以维

系，这都是海外移民群体的功劳。因此，移民对

索马里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这并不夸张。

《金融与发展》：您认为，5 年后的索马里会是

什么情形？

贝莱： 如果按目前的发展轨迹持续下去，我们

可以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听起来有点夸大

其词，但我了解索马里人民和他们的聪明才智及

顽强不屈——你能想到的，他们都经历过。如果

能经受住所有这些挑战，且能在明尼阿波利斯、

伦敦、哥伦布和内罗毕等地建立起商场和企业，

那么，就能在整个索马里做到。

未来 5 年，索马里政府必须实现自给自足。

我们不应该再请求援助。在 5 年内，政府的预算

资金必须由内部资源提供。但我们仍然需要外部

投资，因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已被完全摧毁。

《金融与发展》： 您不仅是一位政府官员，还

是杰出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您认为艺术和文化能

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吗？

贝莱： 那是当然，即便我们失去一切，文化和

文字仍将存在。人们借助诗歌和歌曲来表达一切，

这是索马里的文化，而我只是其中一员。我不觉

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是当情绪达到一

定程度时，我会用歌曲来表达。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在非洲开发银行供

职时，我常去非洲国家参加有许多非洲代表出席

的会议，而索马里却没有代表参加。有椅子，有

国旗，就是没有代表。这令我想起在我小的时候，

索马里曾经多么强大。因此，我需要通过写歌来

表达因此被唤起的情绪。

          本采访稿因篇幅和明晰度有所删改。




